
心境说

学
艺路

如今，杨婷不仅是一名曲
艺演员和创作者，舞台之外，
她还是一位曲艺文化的传播
者。她表示：“我打从心底里
想把曲艺的传承工作做好，以
往我走到哪里都是年龄最小
的，心理上也总觉得自己是小
孩。这两年，我感觉到自己已
经是中坚力量了，要自觉地把
一部分责任担起来了。”

羊城晚报：你现在有在带
学生吗？你采用哪种教学方法？

杨婷：有，我现在手上亲
自带了七八个学生。我对基
本功很看重，希望学生能把基
本功夯实，再去深耕一个个作
品。我的教学风格有点儿随
爷爷奶奶，还是比较严格的，
一定要达到预期效果。

羊城晚报：但练功的强度
跟你们小时候完全不是一个
量级吧？

杨婷：对，完全不一样。
于他们来说是爱好、娱乐，对
我们来讲是职业、事业。即便
有孩子想把曲艺作为事业，多
数家长也会犹豫。我是不希
望这种现象发生的，但是这种
现象是肯定会发生的。

羊城晚报：你们接受的曲
艺教育方法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
旧模式了吗？在曲艺传承方面，
探索出一条完善的新路了吗？

杨婷：对，我们之前有点
像《霸王别姬》里面那样，口传
心授、住家习艺，戏比天大。
现在只能是普及式、广泛式的
教学，以便激发孩子们对曲艺
的兴趣，比如给他们演好的作
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鼓
励为主。值得高兴的是，现在
好多学校也在邀我们去开设
曲艺课。

羊城晚报：所以，你们就是
尽量把受众基数做大，能不能出
人才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杨婷：确实是这样，尽管
政府、文联、曲协、文化馆等各
方非常支持、也采取了很多措
施，但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仍是
特别紧要和紧迫的，因为我们
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完全胜过旧时的方法。
现在也少有人愿意把自家儿
女从小交托到曲艺这一条路
上，但曲艺演员好就好在“越
老越吃香”，有才华能吃苦、对
这行有热爱的孩子还是应该
勇敢追梦。

羊城晚报：你 觉 得 杨 子
春、史琳二位老师给你最宝贵
的财富是什么？

杨婷：教会我做人做艺，
先做人再做艺。爷爷有一句
话“为活而活，没辙找辙”，还
有“拳头永远是拳头，单指永
远没有它重”，运用到曲艺里
就是要综合发展，不能只会一
项。在他眼里，我们确实比别
人苦得多，但未来收获的幸福
也会多。

另外，爷爷奶奶很新潮、
不守旧，非常喜欢创新，但是
绝对要求专业，“不能变着变
着没有曲艺的味儿了”。

羊城晚报：如今，你对曲艺
这个行当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杨婷：我希望它遍地开
花。曲艺在北方大受欢迎，在
广东相对小众。将来，希望我
能创作更好的艺术作品回馈
观众，也希望北方曲艺在南方
开出更美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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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二届中国曲
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惠民
演出在江苏宿迁举办，广
州市文化馆“一团火”曲艺
创作基地演员杨婷凭借节
目《梦想成真》喜获中国曲
艺牡丹奖新人奖。而这已
经是她第二次夺得这一奖
项，早在 2008 年，杨婷参
演的《中国娃娃爱曲艺》节
目，便摘得了第五届中国
曲艺牡丹奖节目奖。2014
年，杨婷参演的曲韵串串
烧《年味儿》还曾登上央视
马年春晚。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独
家专访了这朵“90后”曲艺
金花，听杨婷回忆了自己
20多年的从艺路、介绍了
身后同气连枝的曲艺大家
庭，讲述自身对于曲艺艺
术的见解以及对曲艺传承
的期待。

杨婷出生在河北，因从小
热爱表演，又因家族里出了两
位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杨子
春、史琳，小小年纪便南下广州
学艺。随后二十多年时间里，
杨婷与两位哥哥逗笑、逗乐，三
位姐妹杨蔓、杨苗、杨倩一同学
艺、一同成长，拥有了一个以家
族血缘为基础、共同从艺经历
为联结的曲艺大家庭。

羊城晚报：你从何时开始
学 习 曲 艺 ？ 当 时 是 怎 样 一 个
契机？

杨婷：2000 年，我 10 岁时
开始正式学艺。当时在老家河
北的农村上学，我妈妈觉得我
惯爱“人来疯”，喜欢唱唱跳
跳，可以试试演艺这个行业。
恰巧身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
的爷爷杨子春回老家探亲，我
妈就去学校把我逮了回来，给
我换了条裙子，让我表演了个
下腰，唱了一段、跳了一段。爷
爷看后觉得我是块材料，就答
应了。

羊城晚报：之后就千里迢
迢来了广州？你小小年纪心里
不打鼓吗？

杨婷：不怕是不可能的，当
时条件不好，家里人也没送我，
就我一个人跟着爷爷来。送我
上车时，我爸哭得不行，他最疼
我，舍不得我。那是我第一次
坐火车，一路上还特别晕车。
到了广州见到奶奶史琳（杨子
春夫人），她后来回忆起见到我
的第一印象，“张嘴只能看到一
排牙”。太黑了，哈哈。

羊城晚报：学艺的生活是
怎么样的？

杨婷：就是一切服从指挥，
听从安排。基本上，每天就是
练功、吃饭、学习、睡觉。爷爷
奶奶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架
山膀一错就罚下腰，要不然就
罚走圆场。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人天天就是练，大清早五点半

一睁眼就练功。
羊城晚报：这种军事化的

学艺日子，过了多久？
杨婷：直到 2016 年，我跟

爱人结婚才结束宿舍集体生
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的
宿舍都还保留着，我们排练的
集合点叫3701，是部队分配给
爷爷的一间老房子。我们所有
的创作灵感都出自那里。直到
现在，一有创作任务，大家还是
小鸟回巢一样，“3701集合”！

羊城晚报：你们日常要练
哪些功？

杨婷：练语言、练唱、练形
体、练舞蹈。舞蹈我们要练踢
踏舞、民族舞、街舞；唱类要练
单弦、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
韵大鼓、河南坠子……很多曲
种；还要练乐器，二胡、四胡、
椰胡、三弦、八角鼓、快板、云
板、铜板……都得学，都得掌
握。

羊城晚报：所以，曲艺家得
首先是一个杂家。

杨婷：对，先是杂家，博采
众长，广泛涉猎。再各门都钻，
然后做到各项都专。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
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
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
选一届。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现已成为中国曲艺界最重要的
奖项和文化盛事，是无数曲艺
人为之奋斗的“明珠”。本届牡
丹奖共收到报送节目 472 个，
数量为历届之最。能够脱颖而
出，杨婷直言感恩和兴奋：“大
家群策群力，才又摘得一朵‘牡
丹花’，我的内心很感恩。”

羊城晚报：小时候想家怎
么办？会有叛逆、不想干了的
时候吗？

杨婷：每天晚上都会想，除
了哭，也没其他办法。天南地
北大老远，我一个小孩，没有钱
也不会买票，也没有办法跑去
哪儿。

羊城晚报：所以学艺对你
来说，一开始就是一条没法回
头的路？

杨婷：真的是没有办法回
头，但是练得越久，自己也会越
喜欢，也能感觉到爷爷奶奶的
含辛茹苦。渐渐地，也会觉得
曲艺是我的精神支柱。

羊城晚报：除了苦，学艺路
上，有啥温馨有趣的事情？

杨婷：最大的幸运就是拥
有了一家人。当时我们“四小
杨”四个女孩住一个房间，都姓
杨，房间就叫“羊圈”。哥哥们
住另外一屋，那时逗笑逗乐都
比较胖，一米八的大高个有两
百斤，他们的房间就叫“猪屋”，
哈哈。

羊城晚报：2008 年，就曾凭
借《中国娃娃爱曲艺》摘得第五
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此
次再获新人奖，你心里会有不
同的感触吗？

杨婷：新人奖是个人奖项，
对表演者的要求很高，能得此
奖，我自己是很激动的。我今
年已经32岁了，能在超龄前达
成这个心愿，确实很难得。还
有，我看了获奖名单，基本上每
位获奖者都有很长的艺龄，这
也再次提醒我，对于曲艺人来
说，基本功要坚实，要把根在舞
台上扎牢。

羊城晚报：从你本人的角
度来看，获奖作品《梦想成真》
的哪些亮点打动了评委？

杨婷：首先，内容上讲述的

是援藏驻村干部的故事，立意
比较高。其次，形式上的亮点
是反串，我要演一个藏族老阿
叔。反串自然是有难度的，声
音、形体都要特别留意进入角
色当中，还要唱得地道。此外，
整个表演过程需要自弹自唱，
还要加入表演，既考验动作的
协调性，也考验跟其他演员的
默契，确实挺不容易的。

羊城晚报：排练和筹备的
过 程 顺 利 吗 ？ 最 大 的 挑 战 在
哪里？

杨婷：《梦想成真》最初是
爷爷去西藏采风时写的。参
赛前，为了保证内容的时效
性，我们又进行了升级润色：
在前前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里，所有的词都推翻，所有
的唱腔都推翻，所有的表演形
式、排位都推翻……再加上我
还有其他活动要忙，整个人处
于快被逼疯的状态。过程中，
我也有过放弃的念头，心想

“为什么要这样折腾自己？新
人奖太难了，全国就五个，怎
么就轮到你头上？”但是后来，
凭着一股不服气、不甘心的劲
儿，我坚持了下来。

羊城晚报：得奖之后，家人
们有跟你说什么吗？

杨婷：就是说“恭喜”，大家
既有平常心，又觉得很激动、兴
奋、来之不易。每得一个奖，爷
爷奶奶都会肯定我们，说“这是
你们从小努力得来的”。

羊城晚报：从艺这么多年，
你认为哪几个作品可以称得上
你的代表作？在你眼中，一个
好的作品要满足哪几个标准？

杨婷 ：《中 国 娃 娃 爱 曲
艺》《八面春风唱辉煌》《科学
发展砺雄狮》和《一波三折》，
包括这次获奖的《梦想成真》
都是很好的作品。第一，观
众要觉得好；第二，思想高度
要高，要符合时代；第三，故
事性要好，内容抓人；第四，
表现形式要新颖，还必须根
归曲艺。

羊城晚报：再摘“牡丹”后，
你的新目标是什么？

杨婷：我期望我们一家八
口能一起创作一部大型曲艺
剧。我们一家八口都得过“牡
丹奖”等重磅奖项，创作和演出
的实力是很过硬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尽管
有爷爷奶奶的哺育和兄弟姐
妹的相扶相助。从艺路上，杨
婷经受的磨砺并不少，由于经
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和繁重的
演出任务，杨婷常年受到颈椎
疼痛的困扰，在 20 多岁花一
般的年华里还面临患上乳腺
肿瘤的风险，“当时我从90多
斤瘦到 74 斤，一阵大风就能
把我刮倒。其间，我一度把遗
书都写好了”。

羊城晚报：从艺路上，你
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婷：生病。可能是因为
经年累月超负荷的排练和演
出，我的颈椎常年不好。23岁
那年，我的乳腺又出了问题，
疼痛肿胀到感觉像要爆开了，
内里又硬得跟石头一样，怀疑
是得了恶性肿瘤。当时，我从
90 多斤瘦到 74 斤，感觉一阵
风就能把我吹倒。但我每天
还是坚持唱，坚持练，坚持下

部队，所有人看着我都觉得好
可怜好辛苦。其间，我一度把
遗书都写好了。

羊城晚报：为何在遗书都
写好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练功？

杨婷：不然我还能干啥
呢？我那时就是不想闲下来，
让我干啥都行。我只要在家
里待着就会想着去收拾东西，
相当于提前整理遗物，爷爷奶
奶看见了会更心疼。记得当
时我经常正上着课，爷爷奶奶
就会突然哭得不行，然后大家
就哭成一团。

羊城晚报：生病的经历对
你 来 说 也 是 一 种 巨 大 的 历
练。

杨婷：对，我的抗压能力
特别强，我是一个不娇气的
人，多大的亏我都能吃。也是
因为心态好和幸运吧，2017
年，我儿子出生后，我各项体
检指标都正常了。

羊城晚报：从什么时候开

始，你觉得自己从一个学艺者
转变成一个较成熟的曲艺表
演者？

杨 婷 ：应 该 是 25 岁 左
右。小时候爷爷奶奶说啥就
是啥，十七八岁开始对曲艺有
自己的理解，但停留在表层，
真正深入进去应该是 23岁至
25岁之间，有了自己的思想，
可以自己创作。慢慢深入理
解到什么是真正人物化的表
演，什么是有内容的创作，什
么是紧跟时代等等。

曲艺这行有个特点是“自
己做饭自己吃”，没有那么多
人给你服务，很难有专门的
创作团队给你写好了作品再
供你去演。每个曲艺表演者
有自己的强项，可能是演，可
能是唱，可能是创作，可能是
组织能力……但是大家在创
作作品时，是一个集体，一个
团队。

羊城晚报：那你的最强项
是什么？

杨婷：我最擅长演，唱和
排戏也不错。一般演个男孩、
老太太、老爷爷，这种特别需要
放得开的角色，基本上都是我。

羊城晚报：这跟你本人的
性格有关系？

杨婷：有关！放不开你就
演不出来。我先生是很斯文
的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他
来看我排练。那天刚好我在
演一个日本鬼子，头发盘起
来、穿个衬衫、贴个胡子，还有
很多夸张戏谑的唱腔……就
是一个地道的丑角。当时他
在台下，但我也得甩开膀子演
起来啊，不放开就没效果。那
天，爷爷表扬我了：“当着对象
的面也敢这样撒开了演出来，
真棒！”

“曲艺这条路没有捷径可
走”，采访中，杨婷频频对羊城
晚报记者感叹。回望来路，

“第一次登台、第一次上电视、
第一次下部队、第一次得奖
……”无数个“第一次”见证了
杨婷一步一脚印地成长。她
认为：“艺术从业者的心一定
要定，才能耐得住寂寞，练得
好基本功，传承好技艺。”

羊城晚报：从业 22 年来，
有哪几个节点对于你来说至
关重要？

杨婷：太多了……第一次
登台、第一次上电视、第一次
得奖等等。我记得我第一次
上电视时还很小，懵懵懂懂、
带着一定会挨骂的念头去的，
那时我和杨蔓在一个音乐类
曲艺节目里，一人演红灯一人
演绿灯。后来，广东电视台把
节目播出来，全家人都兴奋不
已，觉得我俩是“上过电视的
大明星了”，杨倩和杨苗的妈
妈顺势就把她俩也送来学艺，
这才有了我们“四小杨”。

羊城晚报：2008 年，你参
军入伍。其实从 2000 年开始，
你便连续 21 年跟随原战士歌
舞团下部队慰问演出。那是
一种什么体验？

杨婷：下部队演出的演出
量是比较大的，每下一次部队
大概是20天，早上演一场，下
午演一场，晚上还要演一场，
一天三场，我们得带着几大箱
乐器，还得自己搭台。一年时
间里，我大概能演120场。

我记得有年在海南慰问
演出，气温实在太高了，我们
的脸上都直接爆皮，衣服没有
一天能全干，全被汗水浸得湿
透透的。

羊城晚报：很多曲艺大家
都借助影视平台大放异彩，从
业多年，你从没想过走多栖发
展的道路吗？

杨婷：2014 年左右，有经
纪公司伸出橄榄枝想要包装
我们“四小杨”，但我们没有
去。那时候对娱乐圈有误解，
觉得如果选择了走签约艺人
的路线，就没办法专心钻研曲
艺了。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简
单，生活中就只有曲艺、舞台、
表演，对于社会并不了解，原
来甚至连换身份证都不知道
去哪儿办、该怎么弄，有点大
白痴的感觉（笑）。

羊城晚报：对你来说“心
要纯”是第一位的？

杨婷：对，但是现在我的
思想转变了。现在觉得不管
哪条路，只要自己把握好，坚
持做个有追求的曲艺人，与
娱乐圈、影视圈多多互动，也
不失为一种好的宣传曲艺的
手段。

羊城晚报：生活在一个相
对真空的环境当中，会对艺术
创作有帮助吗？

杨婷：有，心思会比较纯
净，只想自己应该想的事情。

羊城晚报：艺术家不是应
该对社会有更深刻的洞察吗？

杨婷：所以平时要多看
书、多看报、多学习，要多听长
辈的教导，上级开会我们也去
旁听，领会精神。当要去创作
某个题材的作品时，我们就会
深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去了解、
去采访。

羊城晚报：就是“既要有
钝感，也要敏感”？

杨婷：是的，曲艺难就难
在它不是一下就出来的，是用
时间和精力磨出来的，你只能
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耕
耘艺术。你可以接商演维系
自己的生存，有了资金财力支
持才有条件创作更好的作品，
但没有“以艺为先”的思想支
柱支撑着自己也是不行的，心
境不能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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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当伯乐，十岁广州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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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串老阿叔，再摘“牡丹”

患病写遗书，排练仍不懈

既要保持钝感，也要充分敏感

做大群众基础，再求拔尖人才

逗笑、逗乐与“四小杨”先后入伍参军

“四小杨”童年演出照 杨婷在舞台上颇放得开

获奖作品《梦想成真》剧照，杨婷饰演藏族老阿叔
曲艺演员吹拉弹唱都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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